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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家

小小说

本报传真：28823908 广告热线：28835396 印刷厂：28823155 发行部：28823900 本报自办发行 年定价：396元 零售价：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株工商广字第4302004030087号 本报3:10开印 6:30印完 株洲日报印刷厂印

一、牛角

我是医生。我医学的牧场，多半

垦自少年。时光中，有一头牛，自时光

深处踱步而来，蹄印里便长出故事。

少年时，我在乡间书店偶见残

破的《耕牛养殖手册》，才知道湖南

黄牛有三类：雷琼牛矮小精悍，温岭

牛肩峰高耸，皖南牛筋骨结实。黄牛

融在泥土的颜色里，纹路深浅如写

黄土地的文章。黄昏时分，常有老农

误将卧牛认作土丘，一个趔趄，险些

跌进暮色中。

牛如果顶人，必定是伤筋动骨

的。柳宗元写《牛赋》，这样描述：“魁

形巨首，垂耳抱角。”记得老师讲到

这里，总要跺跺脚。

牛角是最具风骨的。老农民说：

“牛低头吃草，昂首展角。”那一对弯

角，不仅是防卫的利器，更是尊严的

象征。当初我学画牛时，邻村老汉

说：“牛斗力在角。你看它尾巴夹紧，

全身力气都贯到角上。”他养的黄牛

去年救了整个牛群——山洪冲垮围

栏时，那头最温顺的母牛竟用牛角

顶开木桩，让小牛先逃走。

旧时斗牛的时候，两牛相争，角

角相抵，频频迸发金石之声。古人曾

以角为觥，盛酒敬天地；匠人将角雕

成号角，吹响时声传数里。所以我画

牛总先画角。李可染的牛如墨块，徐

悲鸿的牛似山石。霍去病墓前的石

牛，工匠夸大了蹄角，那股顽强的生

命力便呼之欲出。

诚然，那牛角，弯而不折，硬而

不僵——是风骨，也是生命的姿态。

二、放牛

少年时光放牛，我和老黄牛，它

不语，我不言，默契全在牛绳的一松

一紧间。

天未亮透，我便去牵着黄牛出

栏。牛早在槽边等候，鼻息喷着白

气。我踮脚解缰，它温顺低头。一路

上，牛不紧不慢，蹄印覆着露水，我

的布鞋也跟着湿润。

到了后背冲坡上，我将牛绳往

它角上一绕，任其吃草。牛从不远

走，只在草密处卷舌轻嚼。我坐在埂

上读书，牛偶尔抬头望我，眼神似

问：“还在吗？”又埋首草间。那些年

我读的书，都浸着青草气与黄牛反

刍的沙沙声。

有个夏日午后，我靠着黄牛温

热的肚皮背英语单词。牛的身躯起

伏如一座呼吸的山丘。远处父母锄

地，汗珠砸土；我这里却静极，只有

牛反刍的咕噜声如隐秘的节拍。

日头西沉，我起身，黄牛自然相

随。牛铃叮咚，敲碎夕阳。我们的影

子在田埂上交叠，难分彼此。

如今回想，那时候不是我在放

牛，而是牛在放我——放我一段安

静的少年，放我一个踏实的心性。

三、牛黄

从村口往西走六里，便是下洞

集市。药摊前总有个戴圆框眼镜的

郎中，祖母说他是“草药张”。他的红

布上摆着各色药材，最让我好奇的，

是那些黄褐相间的牛黄。

“小伢子，这可是牛胆里的金

子。”“草药张”拈起一块对着日光。

他告诉我，牛黄是病牛胆中的结石，

苦寒之物，却能清热解毒。邻村有个

孩子出麻疹，高热不退，用了他的牛

黄丸，一夜便退了烧。

最神奇的是看他验药。他将牛

黄粉末抹在指甲上，说是“透甲法”。

真牛黄的粉末会慢慢渗入指甲纹

理，留下洗不掉的金黄色。“《雷公炮

炙论》里记载的法子，做不得假。”他

推推眼镜，颇为得意。

多年后，我在医学院读到《温病

条辨》，看到“安宫牛黄丸”能治热入

心包、神昏谵语，忽然想起“草药张”

的话，果真如此。

如今，每当我开出牛黄制剂时，

总会想起“草药张”常说的那句：“牛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连病中都为人

留着良药。”

四、牛魔王与牛郎

说来有趣，我最早认识的牛，竟

是《西游记》里的牛魔王。夏夜纳凉

时，祖母摇着蒲扇讲“孙悟空三借芭

蕉扇”，那头顶碧水金睛兽、手持混

铁棍的牛魔王，成了我童年里最威

风的牛形象。

后来在电影里看《牛郎织女》，

才发现牛还有另一副面孔。严凤英

饰演的织女唱道：“牛郎啊，你我的

姻缘是老牛牵线”，那头默默奉献的

老牛，与威风凛凛的牛魔王居然形

成了奇妙的对比。

我曾为此困惑：究竟哪个才是

牛的真面目？直到多年后重读《西游

记》，才在“牛魔王现出本相”那段读

出深意——白牛本相“头如峻岭，眼

若闪光，两只角似两座铁塔”，这描写

竟与村里斗牛时的公牛如此相似。

原来，那威风的妖王与沉默的

家畜，共享着同一副倔强的筋骨。父

辈所敬的，正是这收起了锋芒、选择

了耕耘的生命。

五、敬牛

戏里的牛通人性，田间的牛更是

农家的依靠。父亲侍候老牛，比照顾孩

子还细心。天不亮父亲便去添草料，夏

天为它驱蝇，冬天为它御寒。“牛是半

个家当。”父亲常摸着牛角说。

《礼记》有云：“诸侯无故不杀

牛。”这种敬畏延续到民间，形成了

“再穷不吃牛肉”的规矩。二伯家的

老牛死后，全家人肃然为它挖坟立

冢，烧香祭拜。那时我不解，现在才

明白，这不仅是感恩，更是农耕文

明中人与牛相互依存的生命伦理。

前些日子，回湘东老家，我发现

牛棚已改建为农机库。侄子指着拖

拉机问：“为什么叫‘铁牛’？”我张了

张嘴，却发觉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

时代在变，铁牛取代了黄牛。但

父亲侍候老牛的身影，连同那血肉

相连的记忆，已刻进骨血里。

六、老黄牛

行医三十二载，越发觉得看病如

耕田。每个病人都是一块待耕的田。

望闻问切如勘察土质，用药如选种

子。刚行医时总想速见成效，后来才

懂，医病如老牛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写文章时，我也想起老黄牛犁

地的样子——一字一句，就像一犁

一垄，不能贪快取巧。好文章是慢慢

“耕”出来的。

前几天，年轻医生问我：“现在

都 人 工 智 能 了 ，您 还 这 么 慢 慢 看

病？”我指指窗外的工地：“你看那打

桩机，一下一下，根基才深。”

最重要的不是走得多快，而是

走得多稳。就像那头自时光深处踱

步而来的牛，蹄印深深浅浅，却连成

了路。

晨光里的食光诗
陈毓慧

每一个晨光初破的清晨，

当山风还裹着青竹与草木的潮

气时，我已怀着温柔又坚定的

心情守在灶台前给儿子们做早

餐。炎陵晨光里的餐盘是我写

给他们的浪漫食光诗——这首

诗里，藏着炎陵本地山货的鲜

气，也载满了两个儿子在炎陵

大山里成长的元气。

清晨的暖意，从熬一碗炎

陵 蛋 花 甜 酒 粥 开 始 ，温 热 的

粥 液 滑 过 喉 咙 ，熨 帖 了 儿 子

们 清 晨 刚 苏 醒 的 微 凉 ，也 唤

醒 了 他 俩 一 天 的 活 力 ；煮 一

碗 炎 陵 黄 桃 米 粉 ，粉 上 加 一

个 茶 油 煎 的 金 黄 土 鸡 蛋 ，焦

香里满是炎陵山间太阳的醇

厚；用竹织簸箕蒸一张烫皮，

米 香 混 着 竹 篾 的 清 润 ，裹 着

深山木耳的脆嫩与老坛酸菜

的鲜爽，儿子们每咬一口，都

是 农 家 烟 火 的 踏 实 。他 俩 最

喜欢夏日清晨咬一口刚摘的

黄桃或柰李，那酃峰脚下的清

甜 在 舌 尖 化 开 ，我 想 那 就 是

炎陵大山馈赠给两个儿子的

自然甜吻。这些细碎的美味，

正悄悄攒成孩子骨骼里的力

量：你看他俩追着山风跑时，

脚步比从前更轻快；换季时，

他 俩 少 了 些 黏 人 的 娇 气 ；连

从 前 恼 人 的 感 冒 ，也 跟 着 炎

陵 的 好 空 气 悄 悄 躲 远 了 。早

餐 桌 前 的 时 光 虽 短 ，可 融 进

食 物 里 的 用 心 ，我 想 一 定 会

陪着他们走长长的路——就

像 炎 陵 的 老 茶 树 ，把 根 扎 在

土里，慢慢长出品性。

我总爱用炎陵本地食材和

餐盘玩把戏：把茶油荷包蛋抹

上炎陵剁椒酱，瞬间成了孩子

眼里“会冒辣香的小太阳”；在

蒸软的艾叶米粿旁摆五颗紫葡

萄，他俩拍手喊“是背着绿壳的

千年老乌龟”；将炎陵柰李切成

薄片铺在盘边，就成了缀满晨

光的“满天星”……原来艺术从

不是美术馆的藏品，而是炎陵

餐盘里的方寸巧思。孩子的想

象力在这头苏醒：他会说“太

阳”的蛋黄是炎帝陵的晨阳，数

“乌龟”的葡萄“脚”像神农谷山

间的竹节，还给每样食物编出

沾着露水的小故事。那些早餐

里的巧思，早把美的种子种在

他们心里——就像炎陵人从山

土里找甜，他们也学会从平凡

日子里挖诗意。

如今两个儿子也学着我的

样子钻进厨房：大儿子颠锅烙

的炎陵腊肉飞饼，在亲友圈小

有名气；小儿子攥着水果刀，把

炎陵黄桃切成一艘艘歪扭的小

船，又把黄桃核摆成一排“小灯

笼”。他俩常得意地喊：“妈妈，

今天的‘炎陵食光诗’，我也写

了两句！”

有次我生病没早起，昏沉

走出卧室时，餐桌上摆着半碗

白米粥，旁边是用炎陵高粱米

果拼成的小爱心，还有张歪歪

扭扭的字条：“妈妈，今天换我

给你读诗。”那一刻我突然懂

了：这些晨光里的炎陵早餐，早

不只是食物——是我递出去的

“热爱生活”密码，他们接住了，

还把这份带着山乡暖意的温柔

又传回给了我。

日子还在炎陵的晨雾里

过，餐盘里的“诗”也换着山货

的模样。我们周末踏着田间小

径去采摘嫩绿的艾叶；爬上山

间老林去挖掘新鲜的竹笋；钻

进老家屋后的鸡窝捡拾圆圆的

土鸡蛋……未来他们会长大离

家，但我知道，每当清晨遇见一

份温热的早餐，他们一定会想

起家乡，想起炎陵晨光里摆弄

黄桃、茶油荷包蛋、艾叶米粿的

美好时光，心里会存着一份柔

软的底气——就像在炎陵大山

里过日子那样，把平凡的日子

过得像炎陵黄桃般清甜，像茶

油香般绵长。

卷毛
刘正平

走下 Z332 次列车，喘过口气来，再换乘大巴，一

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久违的家了。正是饭点，先填饱肚

子再说，走进街角一家餐馆。餐厅里熙熙攘攘，座无虚

设，一个扎着毽子头的少妇把我们夫妇俩领到后院的

一张大圆桌旁。对座已有一个三十好几的汉子，方脸、

阔嘴，脑顶光溜溜的像个球胆，只有周边一圈稀稀疏

疏的头发。我不禁失声大叫:“黄狗哥，可见着你了！”

那人直翻白眼，许久才认出我:“呵，你是猫崽叔

吧？我爹没了，我是卷毛哩。”

父子俩咋这么像呢？活脱脱从一个模具里倒出来

的，那身板、眉眼、秃头……

我们那里是一片资源枯竭了的老矿区。二十多年

前，我经营矿山器材，努力将生意做大做强，东挪西借

筹集资金运转。黄狗正是眼前卷毛的年纪，只想突然

暴富，到处乱挖，隔三岔五来我店里拉器材，屡屡赊

欠。因碍着与曾祖父的亲情，我从不说二话。那时的卷

毛还在上学，满头卷曲的乌发，人们都叫他卷毛，真名

倒不为人知。后来矿山大整顿，黄狗甩下几十万元债

跑路了。我被他们那些人害惨了，店内货物被债主抢

一空，两铺面被银行拍卖。举家来到深圳，从打螺丝到

开出租车，无脸见江东父老，一直未回家。

卷毛弱弱地问道:“我爹欠你几多钱哩？”

我懒得搭理，现在人都没了，又过了法定追诉期，

还讲这些废话做啥。

两人陷入尴尬，毽子头风风火火地来了:“先生，

您们吃啥？”

“小炒黄牛肉、盘龙黄鳝、油爆龙虾……”卷毛大

大咧咧地报出一串菜名后，转脸问我:“叔，喝酒不？”

光这就要大几百，谁买单呢？我心里一紧，忙连连

摇头。毽子头仍使出看家的本领，呲着一口晶亮的鼠

牙，喋喋不休，“有正宗的酃酃酒、雁峰酒、西渡湖

……”

卷毛有点烦，眉头一拧：“成心推我下岸？吃了饭

还要开车回去哩。”

见他这样大手大脚花钱，我不禁犯疑:“贤侄，你

在哪里发财？”

他笑道:“发啥子财呢？土里刨食呗。”

土里刨食？我脑海里油然浮现一片片塌陷的矿

洞、一堆堆乱石废渣。山溪里的水是绛红的，像山在流

血。水和土质严重污染，大片土地被抛荒。饭罢。老婆

忙去结算台，但不及卷毛快，他将手机照着二维码一

扫:“付了。”

土里刨食不易，我瞅着桌上的剩菜残羹，大发感叹:

“不是你叔不会说你:大吃如小赌，何必花这么多钱？”

他捡起桌上的手机，淡淡一笑，领着我俩走向大街

旁的停车位。林荫下一辆小轿车锃亮锃亮，还崭新哩。

现在的年轻人换车就像换衣服。我原也想自驾车回家，

屈指一算：从深圳到家里 600多公里，耗油、过路费等，

往返要一千多元。还是绿皮火车好，费用不到自驾车的

零头。我即现身说法:“做叔的又要说你……”老婆悄悄

地在我大腿上拧了一把，我才打住了话头。

小车下了高速，拐入乡道，前行数里，突然眼前一

亮。偌大的一个人工湖碧波荡漾。几个买鱼的客户立

即围上来，刘总长刘总短地套近乎。我满心疑惑，试探

着调侃:“刘总，这湖是你的？”

“叔，啥哩‘刘总’呢？他们喜欢瞎叫。现成的大坑

改造成塘，傻子都会做。”

等等，我记起来了。这个地方叫辽垅矿区，下面全

被矿洞掏空，塌陷为一片凹凸不平的沼泽地。大大小

小的深坑里积着浓黑的污水，终年散发臭鸡蛋的气味

……后来才知道，事情并非卷毛说的那么轻松，清淤

消毒，挖高填低，从十几里外开渠，引茭河水穿流塘

间，耗时两年多才完工。因是活水鱼，味道鲜美，成了

市场的抢手货。

小车横过湖堤，卷毛嘴朝前面大山一翘：“叔，到

家了哩，我就住在这山上。你们就住在我这里吧？”

探亲不如住店。我即吩咐：送我去镇上宾馆吧。

“住啥哩宾馆呢？欠着您这样久的账，该一起算

算，了结一下。许多年，我都在给我爹擦屁股。”

山又高又陡。小车像只小甲虫拐着一个个“z”形

弯道向上爬行，拐至半山腰，主峰下是一长溜舒缓的

坡地，种满了各色药材，色彩斑斓，异香扑鼻，一行行、

一株株，枝繁叶茂。卷毛走下车，转了一圈，即打电话:

“马上来狮头岭药场打药，我在等着哈。”

我心里又一咯噔：“你小子真有能耐……”

“叔，你又来了。不是政府的领导和扶助，我纵有三头

六臂也枉然。你还记得不？这里原是我爹和好几个猪脑壳

堆放矸石的地方。他们绕着山峰到处打洞子，折腾多年，

只见矸石不见煤，把好好的狮子岭弄得像个骷髅头。”

我们在一块青草地上坐下，等候农技服务公司的

无人机来撒药。阳光灿烂，清风徐来，卷毛指点着周边

的群山，一一向我推介：油茶林基地、猕猴桃基地、红

麻基地、花木基地……都是废弃矿山改造而成的。远

处，浩浩的茭河像一条绿色的缎带，穿流在广袤的田

野间。山青、水绿、天蓝，一切都恍如隔世。

见我老是一惊一乍的，卷毛笑道：“这些只是小儿

科哩，十八大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全盘治理改造矿区。你晓得不？国家投资好几亿，

将铅锌老矿区，改造为天湖湿地公园，还有南阳湿地

公园、白沙的花果山，都是废弃的老矿区改造的。你难

得回来一趟，不妨到处走走看看。”

念嫚
廖 威

奶奶离开我已六年，可她

的影子总会在不经意间冒出

来——或许是冬夜裹紧被子

时，或许是看见灶台边忙碌的

身影时，又或许是翻到旧木箱

的瞬间。

她这一生活得太俭省，也

太坚韧。爷爷在 49 岁便走了，

留下她和五个没长大的孩子。

邻里总夸她性子好，这辈子没

跟人红过脸、吵过架，待儿媳也

温和，可没人知道，她是把所有

的软都给了家人，把硬都藏在

了自己心里。

小时候我怕黑、怕“鬼”，

总 爱 黏 着 她 睡 。冬 天 最 冷 的

时 候 ，她 会 把 烧 得 暖 融 融 的

木 炭 火 笼 塞 进 被 子 里 ，那 点

暖 意 裹 着 太 阳 晒 过 的 皂 角

香，是我童年最踏实的被窝。

那 时 候 叔 叔 还 没 结 婚 ，跟 奶

奶 住 在 一 起 ，我 们 家 的 厨 房

和 她 的 挨 着 ，我 总 爱 凑 在 门

口 看 她 做 饭 ：一 口 铁 锅 同 时

弄 两 个 菜 ，一 个 炒 好 了 用 碗

扣 着 保 温 ，另 一 个 接 着 在 锅

边炒，动作快得像在赶时间。

有 些 长 辈 说 她“ 马 虎 ”，可 我

和 妹 妹 只 觉 得 这 是 本 事 ，她

炒的菜，吃着总比别家的香。

后来才懂，她哪里是马虎？一

个 女 人 要 照 顾 孩 子 ，要 下 田

刨 食 ，能 让 孩 子 们 顿 顿 吃 上

热乎饭，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哪有精力去讲究摆盘？

她的苦，曾一遍遍讲给我

听。她几岁就被曾外祖母送去

做童养媳，搓鞭炮、干杂活；后

来又被转到主家亲戚家，照样

是做童养媳，上山砍柴、喂猪、

带弟妹，常常饿肚子。最险的一

次是得天花，那年代缺医少药，

吃了偏方也不见好，昏睡了好

几天。主家以为她活不成了，把

她抱到家门口的河洲上扔了，

可她竟凭着一股劲儿醒了过

来，拖着病弱的身子，一步一步

艰难地走回了那个算不上是

“家”的地方。后来，11 岁的大

伯没钱治病夭折，9 岁的二伯

在饥荒年吃树皮糠皮饿死，这

些痛她没怎么说过，却都刻进

了骨子里，也让她比谁都懂“节

俭”二字——能省一点是一点，

能留一点是一点。

过年过节，父辈们给她买

的年货、点心，她从来舍不得

吃，都小心收在竹篮里、木箱子

里。只有等我们这些孙辈去了，

她才会笑眯眯地打开箱子分零

食，还不忘叮嘱：“留些，等夏天

你们放学回来饿了，还有得垫

肚子。”可零食哪能存那么久？

到了春天就发潮，甚至有点变

质，她会趁着晴天赶紧拿出来

晒，晒过之后我们照样吃得津

津有味——在那个物资匮乏的

年代，有零食吃，就已经是顶好

的事了。

后来我们长大了，弟弟妹

妹也大了，没人再像小时候那

样盼着翻她的木箱子，她自己

也牙口不好，吃不动了。即便到

了晚年，她眼睛花了，耳朵也背

了，可每年冬天过年回家，我们

刚放下行李，第一桩事还是去

看 她 。还 没 进 门 先 喊 一 声

“嫚”——这是茶陵话里对奶奶

的称呼，她总能听见似的，立刻

笑着迎出来，拉着我们的手问

“吃饭了没”“天冷多穿点”，转

身就要去开那个木箱子：“里面

还有吃的，我拿给你。”

她大概忘了，她的孙子早

过了三十岁，连自己的孩子都

到了当年我黏着她的年纪。可

在她心里，我们永远是没长大

的孩子。她把这辈子攒下的、仅

有的爱，全给了我们。

直到她离开后，我们打开

那个被我们翻了无数次的木

箱，里面还装着满满的零食，只

是再也等不到那个盼着分享、

盼着留有余粮的人了。

这 些 都 是 我 的 童 年 记

忆 ，是 奶 奶 用 她 的 方 式 给 我

的 温 暖 。奶 奶 ，您 不 用 记 挂 ，

我 会 一 直 想 着 您 。也 愿 您 在

天之灵，能安稳舒心，再不用

受从前的苦。

近日，和夫人整理姐姐送来的

一台老式缝纫机，在一个长长的针

线盒里，发现多种不同规格、不同材

质的铁路扣子。妻子说，不要了。我

说，留下作个纪念吧！

我在把玩这些铁路扣子时，一

种亲切感扑面而来，同时一种难以

名状的惆怅也随之涌上心头……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株洲

县三中上中学，班上有几位同学是

铁路职工子弟。当他们穿着一身笔

挺的、全是“铁路扣子”的制服出现

在我们这帮农家子弟面前时，不由

得眼睛一亮。因为喜欢，我还向他

们讨要过此扣，结果自然是未能如

愿……

在这些不同材质的铁路扣子

中，我最喜欢的是铜质的，因为它

锃亮发光。当然，我更看重的是由

“工人”二字组成的“铁路路徽”。

此“路徽”不但突出了“工人阶级”

这一主题，其“人”字下面的“工”

字 ，极 像 铁 路 钢 轨 的 横 切 面 ，“ 工

人 ”二 字 又 巧 妙 地 借 用 了 篆 书 的

用 笔 结 构 ，成 圆 形 则 凸 现 了 工 人

阶 级 的 紧 密 团 结 …… 愚 认 为 ，此

“ 铁 路 路 徽 ”的 设 计 ，是 我 国 众 多

徽标设计里最优秀的一个。

本 人 虽 与 此 扣 无 缘 ，但 在 我

们 这 个 大 家 族 中 ，却 有 多 位 铁 路

工 人 ，如 上 述 的 姐 姐 、姐 夫 ，还 有

妹夫 、妹妹，特别“牛”的是，我还

有 个 当 火 车 司 机 的 舅 舅 。他 不 但

开 过 蒸 汽 机 火 车 头 ，还 开 过 电 力

机 车 火 车 头 。记 得 我 刚 调 来 市 里

工 作 时 ，还 专 程 去 清 水 塘 机 务 段

看过他。在段里一个偌大的“劳动

模范宣传栏”里，我看到舅舅胸前

戴着一朵大红花，帅气得很，当时

我 羡 慕 得 不 得 了 ！更 为 了 不 得 的

是，我有个外甥唐开剑，是铁路上

的“全国劳动模范”。2011 年 4 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海南考察铁路工

作 时 ，还 特 别 接 见 了 他 们 这 些 劳

动 模 范 。开 剑 不 但 跟 胡 总 书 记 握

了 手 ，还 合 了 影 。我 认 为 ，这 不 仅

是 他 个 人 的 荣 耀 ，同 时 也 是 我 们

这个大家族的荣光！

今天，当我如数家珍地摆弄这

些铁路扣子时，我傻傻地想，要是

让我重新选择职业，下半辈子，我

一定要当一名敬业的铁路人，或者

像姐姐姐夫、妹妹妹夫那样，在“八

大段”上辛勤工作，或者像舅舅那

样，驾驶一辆蒸汽机火车头或是电

力机车火车头——不，如今是带 G

字头的“和谐”号火车头——然后

穿上那套笔挺的缀有铜质铁路扣

子的工作服，逢山钻洞、遇水过桥，

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把一个个乘

客(或是货物)，送到应去的地方。你

看，这是一项多么神奇而又光荣的

工作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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